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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的最高境界是行云流水
2007年3月15日 星期四 多云
我说：“是这样，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先去打听一下项目
的具体情况，然后再来找你谈。”何总表
示同意，并给我提了几种合作方式：一是
挂靠，我以他们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活
动，他们收取管理费，其他的我自己负
责；二是我以他们公司业务员的身份进
行活动，我把业务拿下来后他给我提成，
提成比例按纯利润的 20%，但前期费用
得我自己负责。

想来想去，我决定以第二种方式合
作。这样挣的是少一些，但以我眼下的
情况，我没法不依赖他。我怕何总到时
耍赖，便提出签个协议，先小人后君子。

何总同意了，并且按我的要求，在合
同上面特别注明：只要何总的公司同甲
方签订了合同，便应先支付我应该得到
的酬劳。

和何总谈妥之后，我决定到H县一
趟，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我在弟弟那
里拿了点儿钱，坐了近6个小时的车，到
H县时已是下午 3 点。我找了个小旅
馆，梳洗了一下，就准备去找老刘。老刘
是个中年人，有些秃顶，听了我的自我介
绍，他诧异地说：“你可真快啊。”我笑笑，
随老刘进了房间。

这是一个豪华标间，厚厚的窗帘旁
边摆着两张椅子。中间是一个茶几，上
面放着烟灰缸，还有一包硬盒中华。老
刘让我随便坐，解释说刚才在楼下吃饭，
政府的饭局，一般吃了饭都要开一间房，
怕有人喝醉了，好有个休息的地方。我
和老刘坐下，想拿出下午买的玉溪烟让
给老刘抽，但看见茶几上的中华，便有些

犹豫。不过觉得玉溪应该也拿得出手，
便向老刘让了一支，说：“我的烟差，权当
忆苦思甜。”老刘指着中华烟说：“这是刚
才吃饭的时候发的。平时我什么烟都
抽，不就一股烟嘛。”我说：“那还是有区
别的，树叶都冒烟啊。”老刘就笑，说：“那
倒也是。”寒暄了一阵，气氛变得融洽了
些，话题渐渐进入正题。

老刘问我来找他有什么事，我开门
见山，说想来做他们这个综合楼的弱电
项目。老刘脸色就变了，隔了一会儿他
才说：“这个项目盯的人多，原先准备找
两个专业公司比较一下产品的价格、质
量，竞争性谈判。后来考虑到公正性，就
准备招标。”他说：“我能帮到你的就是给
你发一份标书。”我大失所望。

我把做这个项目想象的太简单。我
以为就像我卖材料给工地，只要价格合
适就能成交，但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复
杂得多。老刘建议我去找他们单位一个
叫吴小波的办事员，他负责接待来竞标
的公司。这已经是推托了。和老刘告别
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看来我的 2007
年开局不利。

现在，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马上打
道回府，这样我的损失不大，在可承受范
围之内；二是继续下去，但继续下去有意
义吗？招标，这完全是拼实力，我有什么
实力可拼？想了想，我决定再到老刘他
们单位去一趟，去找吴小波。可能的话
还是参与一下投标，权当买彩票碰运气。

我把来意给吴小波说了后，吴小波
答应了，并且给了我一份这个项目的设
计图纸。

2007年3月23日 星期五 多云
回到市里，我找到何总，把H县的项

目情况汇报给他听。他听说要招标，觉
得这拼的纯粹是公司实力，我在其中的
作用很小，分给我 20%的纯利他有些不
划算。我向他承诺，只需给我派一名技
术人员，其他的事情不用他操心，由我来
搞定，他坐享其成。如果搞不定，不让他
承担任何费用。何总同意了。派给我的
技术人员姓钱，岁数比我小，但我还是叫
他钱老师。

标书做好后，我终于可以歇一口气
了。从我第一次去H县到现在，整整8天，
我的心全都放在这个标书上。我不知道
是什么结果，但是，至少我自己是满意的。

2007年3月28日 星期三 多云转晴
今天开标，我和何总带着标书和两

万元的支票，专程开车从 C 市来到 H
县。原本我说过不让何总操心，但因为
涉及两万元的投标保证金的安全问题，
我只有请他出马。

路上，何总建议我到他公司去上班，
说通过这段时间的合作，我的敬业精神
感动了他。我不置可否。我并不承认我
有什么敬业精神，这他妈的都是被逼的。

到了H县，我带着何总到了甲方所
在地。开标的地点就在甲方会议室。会
议室里挤满了人。据主持人介绍，参与
投标的公司一共 6家，而甲方组织的评
标委员会一共 7人。完全实行打分制，
经济标占 70分，技术标占 30分，
哪家公司的分值高哪家就中标。

美商独资公司睿智无限中国区首席代表突
然离职，主管销售的副总拉走一批团队和客户另
起门户，剧变中远在美国的总经理束手无策，市
场总监夏青青临危受命，挑起公司发展重任，公

司危机变成夏青青的个人机遇。职场中的人都会遇到各种选
择，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从一段情感“跳槽”到另一
段情感。如何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是诱惑还是疑惑？
夏青青的故事，或许可以给比她更年轻的人一些借鉴。

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坠入人生谷底，绝地反击，三年成为百万富翁。他
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
的方式，经过3年坚持，最终成为百万富翁。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做
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从老康身上，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
有的“特异功能”：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一旦你拥有这种“特异
功能”，发财好比例行公事！

职场
励志

生财
之道

惊怵
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
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
了地心 1200 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层实录。整个故事雄奇诡异、悬念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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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的话为夏青青
点燃了希望

老赵继续说：“比如
说，人家要找积极肯干、
有创意的人，你就可以
在简历里描述一下自己
的这个优点；比如说，你
独立策划了什么选题，
完成了一个比较困难的
采访等。有实际的例子
说明非常重要，大部分
公司更看重的是你的个
人能力。”“照你说的，搞
一份简历出来应该没有
问题。”“嗯，你做完了发
给我，我也帮你推荐一下。另外，你的 office用得怎么样？
PPT做得好吗？”“很一般。我没系统学过。”“这样的话我建
议你必须去进修一下 office。国内的企业可能用PPT的少，
大家大部分都口头解决问题。但是你要去广告公司或者外
企，会熟练地做PPT，world、excel文档什么的，这是必须，特
别是你开始是以助理身份进去的，文字工作估计比较多。
如果你这些常用的办公软件用得不好，会大大影响你的工
作效率，自然也会影响到你的升职。”“真的啊。那我要去哪
里进修啊？”“很多地方都有啊。你看看广告，有那种业余的
办公软件进修班，或者你自己买书来看也行。但是必须尽
快开始，有的企业面试时都要面试这些能力的。”“明天！我
明天就开始准备！”“另外，简历不要准备得太长，中文的不
要超过两页，英文的最好不超过一页。你形象好，这是你的
优势，所以中文简历最好放一张正面的照片。英文简历一
般来说不需要照片，你要分成两个版本。”说这么多话，老赵
已经是口干舌燥了，猛喝了一口饮料。夏青青看着他，感激
地笑了。

老赵的话好像是给黑暗中找不到方向的夏青青点燃了
一盏小小的油灯，让本来十分沮丧和失去自信的夏青青心
中燃起了一些希望的小火苗。熬了两个晚上，两份漂亮的
简历出炉了。接下来，她又准备好了两份中文和英文的自
荐信，然后一方面把简历发给朋友们，让他们帮自己留意合
适的职位，同时自己也开始在各招聘网站上投简历，一边
投，一边改。这事情重要，绝对不能偷懒和马虎。

这一次，夏青青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一个星期之后，
她就陆陆续续地接到了不少面试通知。刚开始的时候，夏
青青接到面试通知基本上都会去。第一个面试通知就是一
家广告公司，面试夏青青的是创意部的总监，一个长相挺好
看的瘦高青年，30岁左右的年纪，留着长发，在脑后扎成一
个马尾，穿一条破了好多洞的牛仔裤。

顾总监先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公司情况，接着就问了夏
青青一系列问题。无非是学习经历、工作经验、兴趣爱好什
么的。最后，顾总监忽然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这么好的学
校毕业，又是国家单位的，为什么想要到我们这种广告公司
工作呢？”这个问题是夏青青之前没有准备的。怎么回答
呢？她必须在十几秒之内快速反应。如果说是因为不喜欢
原来的事业单位，那么顾总监也许会认为自己只是把广告
公司当做跳板。如果说是因为不喜欢原来的老板，那么顾
总监会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不好。那么，如果说
是觉得广告这份工作有吸引力，那似乎又有点牵强。自己
从来没有做过广告，哪里来的吸引力呢？忽然间，她想起公
司招聘广告上的一些需求，“要求有激情，有创造力，喜爱创
造性的工作，容易接受新事物，善于沟通”。脑子里转了一
下，夏青青马上想好了应对。

“刚毕业的时候，我是想去国家单位的，觉得那里稳定，
旱涝保收。只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自己的个性
不太适合那里的工作环境。我喜欢创造性的工作，容易接
受新事物，对新的东西永远好奇并且勇于尝试，而且我也没
有想过只把工作当成养家糊口的手段，我希望能够把它做
好，从小做到大，成就一番事业。这些因素在国家单位里是
没有办法发挥的。我现在决定转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
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看了你们的职位要求，我觉得
跟我的个性和理想十分符合。虽然说我对广告行业的经验
还不足，但我相信给我很短的时间我就可以掌握。我对自
己的学习能力有信心，要不然我也考不上××大学。”

这一席话，既没有刻意贬低以前的公司，又迎合了招聘
的需求，同时也说明了自己的学习能力，怎样听起来都合情
合理。顾总监看起来还挺满意，点了点头。似乎这次面试
就要结束了。顾总监随口问了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吗？”夏青青想了想：“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职位具体是做什么
工作的。”其实招聘广告上说得很明白，只是她觉得应该回
应一下比较礼貌。

顾总监看起来有什么事情比较着急，随便介绍了一下
工作的内容，跟广告上说的也差不多。夏青青看这
情形，也就不便再耽误顾总监时间，知趣地告辞了。

我们勘探队的性质已经变了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袁喜乐抢救了一

番，她才睡了过去。裴青看着她自言自
语道：“她怎么会在这里？”我想起了临走
时老猫和我说的话，说道：“这事情不对，
咱们不能往里走了。”“怎么不对？”王四
川问。“我看我们不是第一批人。”我说：

“这里头肯定有文章，那个大校没和我们
说实话。”裴青
立即点头。

看袁 喜 乐
的 装 扮 ，显 然
也是这一次地
质勘探任务的
编制，但是我们
进 来 的 4 支 队
伍中没有她，她
属于我们不知
道的第五支队
伍。而这第五
支队伍应该是
在我们4支队伍
进入洞窟之前

进入的。
我问副班长和那几个战士，对这个

事情知道多少？副班长摇头说完全不
知情。王四川说：“要不等她醒了问问
她？”裴青说道：“没用的，她级别比我们
高，即使醒过来也不会说的，弄不好我
们还得听她的。”

一帮人都没话了，睡了一夜起来，
袁喜乐醒了，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东西，
但动作一看就知道不对。我过去问话，
可一问袁喜乐就缩成一团，然后直勾勾
地看着我，眼神明显是发散的。我放弃
了，看着裴青，说到了这个时候要变通
一下，因为袁喜乐的出现，我们勘探队
的性质已经变了。一个幸存者加上头
的故意隐瞒，再继续深入就不明智了。

裴青听了我的话也点头，但他希望
能再朝里搜索一下，怕里面还有生还
者。其他人一听这话也同意，但袁喜乐
肯定是不能带上路的，得留人照顾她。
陈落户一听马上说：“我请假。”众人没意
见，他跟着也是个累赘。副班长怕他一
个人不行，又留下一个战士在这里，其他
人卸下装备，轻装朝前探了过去。

因为决定探索之后就回去，所以没
有什么资源消耗的顾虑，我们都开了手
电。越往里走，越感到洞穴大了起来，走
起来也特别有力气，不过走着走着，我们
就发现这里的碎石越来越小，很快就有
转回暗河的迹象。走出去六七百米，地
势开始急速向下转，而且贴地的位置开
始隔几米就支着一道铁丝网，我们小心
翼翼地顺着斜坡下去，还没到底部，王四
川就骂了一声。

斜坡的底部果然重新出现了黑黢黢
的水，但是这一段暗河不长，手电照过
去，可以照到前方几十米外又出现了碎
石滩。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我看到那水
下最深的地方，居然沉着好几个铁笼
子。里面黑影绰绰，不知道关着什么东
西。我认出那是水牢，在东三省的一些
日本人的建筑里经常看到，却没想到这
里也会有这种东西。把手电光聚起来去
照，有些笼子里似乎还漂浮着几个模糊
的影子，看着让人背脊直发寒。

王四川说，日本兵把人沉水牢，不会
就光让你浸水这么便宜你，水里肯定还
有蚂蟥之类的东西。我们一听心就吊了
起来，都赶忙扎紧了裤管鞋子带，副班长
在前面开路，把东西举在头顶，向水的深
处走去。

走到中间后，我看到很多的铁笼子
里，都悬浮着一团一团的头发和影子，可
以确定是人的尸体。王四川牙齿打着战
说：“太惨了，就这么泡死在这里，死了都

不安乐。”裴青说：“水牢一般是日本人用
来恐吓中国劳工的伎俩，有劳工的尸体，
就说明日本人在这里待了不少时间，很
可能里面有个永久据点。”

这一段暗河不长，很快我们就走到
了中段，这时候，我听到了几声特别的水
声，眯起眼睛看向前面，发现是走在最前
面的副班长停了下来，他正用手电照自
己的脚下，低头在找什么东西。我们问
他怎么了，他面色苍白地对我们道：“刚
才好像有东西抓了一下我的脚。”“你不
要胡说！”王四川的面色也变了。副班长
急说：“真的，水下面真的有东西。”

这副班长一看就是一本正经的人，
连近乎都不会套，怎么会开玩笑，一下子
所有的人都紧张了起来，集体把手电照
向水里。“会不会是盲鱼？”裴青问。“你找
出来我就相信你。”王四川说。话音未
落，我们全部都看到在我们密集的手电
光斑下，水下一道长长的影子闪电一般
掠了过去。

王四川当时就先慌了，转身就往一
边的铁笼子上爬，众人一看，马上学样
子，手忙脚乱地全部爬到了铁笼子上。
副班长带头把枪都举了起来。

我们哆嗦着身子用手电照着水里，
却什么都没发现，王四川心急，踩着那些
铁笼子就朝一边跑开了，他一跑，恐怖立
即传染过来，我们也都追着他跑了过去。

几个人跑得飞快，都怕落在最后一
个。我心说早知道这上面能走人，何必
在水里趟。真是失败。眼看着最前边的
王四川已经扑上了岸，跑在第二个的裴
青，却突然整个人一沉，一下子就缩进了
水里。

我就跟在他后面，看到立即吓了一
跳，赶忙冲过去，只见裴青被拖下水的地
方一片水波翻腾，我心里一急，
想也没想就跳下了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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